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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大雪
□孟宪歧

俗话说，小雪封地，大雪封河，这说的
是华北一带，如果在东北，连山也封了。

天刚蒙蒙亮，鬼子就把梁家屯围住
了。这时，天上飘起了大雪。

乡亲们瑟缩在屯北空地上，周围都是
鬼子兵，黑洞洞的枪口虎视眈眈盯着大
家。翻译官是南方人，说话侉，但能听清
楚，“太君要你们说出抗联的驻地，不说，
死啦死啦的！”

梁家屯是抗联的老根据地，但大家都不
说，这事外人不晓得，一定是屯里出了奸细。

老马倌看看鹅毛般的雪，看看默默无
语的乡亲，再看看穷凶极恶的鬼子，心里
懊恼极了，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子。

昨天，老马倌去青山镇买马鞍，见到
了表弟，表弟开了一家小饭馆，见表哥来
了很热情，炒了 4 个菜，外加两瓶老烧
酒。这几天天冷，西北风就像刀子一样，
划在脸上生疼，平时老马倌不贪杯，今天
为了暖身子，就多喝了点。

一高兴话就多起来。表弟说：“听说
这一阵抗联住在梁家屯？”老马倌说：“谁
说的？”表弟说：“猜的。你说，这寒天冷地
的，抗联不能困死在山上啊，离烟筒山最
近的屯就是梁家屯。”

老马倌说：“不瞒你说，我家就住着抗
联的人，你可不能说出去啊。”老马倌哪里
知道，表弟早就当了汉奸。

雪越下越大。鬼子队长叽哩哇啦喊
了一通。翻译官说：“太君说了，再给大家
一个机会，我数10个数，如果还没人站出
来，就通通死啦死啦的。”

翻译官开始数：1、2、3……当数到第
八个数时，老马倌几步跨到翻译官面前
说：“我说！”

翻译官问：“你叫什么名字？”老马倌
答：“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老马倌！”翻译官
笑了：“很好，你是大大的良民。穆小羊你
认识吧，他昨夜还提到了你！”

乡亲们把目光都投向老马倌，他如芒
刺在背。

翻译官又问：“说吧，抗联在哪？”老马
倌答：“现在就领你们去找，不过有条件，
让穆小羊跟我去。”

翻译官跟鬼子队长附耳说了几句
话。鬼子队长点点头，一个鬼子骑着摩托
车风驰电掣般走了。

雪越发下得猛，乡亲们陆续离开了，
但每人走时，都狠狠用眼睛剜着老马倌。

穆小羊被鬼子带来了。老马倌说：
“表弟，咱俩去找抗联。”穆小羊说：“表哥，
你可把我害苦了。”老马倌小声说：“你住
嘴！你让我成了汉奸，你够阴毒。”

老马倌和穆小羊在前带路，鬼子紧随
其后，朝烟筒山进发。

雪越下越深，温度也越来越低，老马
倌领着鬼子离梁家屯也越来越远。穆小
羊坐在雪地上，说啥也不走了，“再往里
走，迷了路都得死。”

翻译官问老马倌：“不会迷路吧？”老
马倌笑笑：“放心吧，我在这里待了60多
年，沟沟岔岔蒙上眼睛都能找到。”

第二年夏天，人们在烟筒山里看到了
许多人骨头，还有散落的枪支和碎烂的衣
服。大家根据衣服，找到一具骸骨，应该
是老马倌。大家含泪埋葬了他。

东北还有句俗语：大雪下大雪，三天
连三夜，冬天歇一歇。意思是说，如果大
雪节气当天下大雪，雪能下五六尺深；大
雪封山封路，该猫冬了；困在山里出不来，
冻不死也得饿死。

小鬼子不知道，翻译官也不知道，但
老马倌知道。

请把车挪一下
□红狼

2020年春节，受疫情影响，
我一直宅在家里，天天看电视、
玩手机，写写画画，以消磨时
间，偶尔从广告看到飙车和野
外自驾游的情景，心痒手更痒。

说实话，像我们这种“暴蔫
子老头儿”，说老也不老，年轻
肯定又说不上，一句话，处于尴
尬的年龄段，考了两年才拿到
驾照，攒了多大的劲才买了一
辆车，就想到处溜溜。原计划
春节期间约几个好友到周围转
一圈，体验一把自驾游，可疫情
发生了，我和车都被“限行”
了。我在楼上，车在楼下。

进入农历正月尾声，因为疫
情有所缓解，只要戴着口罩、体
温正常，就会让你出行。

好，终于可以开车出城去
透透气了。

我所住的小区是上世纪80
年代后期修建的小高层，没有电
梯，没有地下车库，楼下坝子也
不大，车辆进出都得小心翼翼。

这天下午三点左右，我戴
上口罩，拿起车钥匙，从七楼噔
噔噔噔地下到楼底，来到我那
辆白色越野车前。天啦，这是谁
的车，我咋个出来？一辆黑色越
野车不偏不倚地挡在我的车头。

看着那辆车的车牌，我觉
得有点眼熟，但一时又记不起
来是谁的，或者在哪见过。我
打开车门，斜着身子按了几声
喇叭，再大声喊，“哪个车停在
我的车前面，黑色的，请下来挪
一下。”

好半天无人应答，也无人
下楼来挪车。倒是有几个相熟
的邻居路过时与我搭了几句话
后，都摇摇头走开了。

再按喇叭，再喊，仍然没有
反应。我非常气愤，在心里连
骂素质差，没道德！

眼看出城无望，我只好从
车上取出纸和笔，留一张条子
给车主。我在便笺纸上写道：

“您若安好，请把车挪一下，让
我出去透透气。”下面留着我的
手机号码，然后把纸条压在黑
色越野车的雨刮器下。

回到家，我马上发了朋友
圈，调出刚刚拍的照片，配上无
辜的表情，再打上“我在等您跟
我联系”几个字发了出去。

很快，我就在朋友圈里看到
了一位好友的留言：“兄弟，在家
好啊，我们在外面想回家都回不
来呀！”正准备回复，电话突然响
了，来电显示“兵娃子”。“喂，兵
娃子，有事吗？”我漫不经心地
问。兵娃子是我大姐的儿子。

“大舅，我忘了给你说一
声，是我把车停在你的车跟前
的，原打算上楼给你拜个晚年，
但朋友打电，说有急事要我出
城一趟……本以为一会儿就能
回来，结果我们被挡在城外，现
在在隔离点集中隔离观察。不
好意思哈，大舅。”

“啊？我说嘛，那辆车咋那
么眼熟……那莫关系，我暂时
不出去就是了。”

折腾鞋柜
□飞鸟

卢兰总是不停地折腾鞋柜，白天、晚
上，忙忙碌碌地拆卸、组装。小光很烦。

当初在建设路中段驼背老头店里，卢
兰一眼看中了那个鞋柜。鞋柜设计者有
选择性障碍症，他似乎决定不了哪一层准
备装什么，甚至无法决定选用木材还是铝
材……

最终，鞋柜的各层各格，既能放鞋还
能放花盆；活动门半木半铁，能拉能开能
卸。不光柜门，整个鞋柜都可以自由拆卸、
组装。买回个鞋柜，像买回个积木玩具。

小光说：“你能不再折腾鞋柜吗？”卢
兰说：“你能看见满地庄稼吗？”

“什么？”“小麦、棉花、大豆、玉米、花
生、辣椒……你看不见吧？”

小光说：“你咋知道我看不见，我现在
就看见了。”说完，拉被蒙住头。

小光在县城一家私立学校当作文辅
导员，带六个班。妻子卢兰和儿子在村
里。儿子上到小学四年级时，他的同班同
学只剩两个了，再开学，那两个也要转到
县城上学。

小光在县实验小学旁租了套房子，把
卢兰和儿子接进城，托了人，儿子进了实验
小学重点班。家里的几亩地租给亲戚，卢
兰成了家庭主妇，半年后开始折腾鞋柜。

已是副校长的小光下班回来，桌上摆
满了他和儿子爱吃的饭菜，客厅地上凌乱
地摆满鞋柜部件。卢兰站在一堆零部件
中出神，大概是琢磨如何折腾出新造型。

卢兰这段时间明显憔悴了，眼睛暗
淡，像条离开水的鱼。在小麦、棉花、大
豆、玉米、花生、辣椒……绿色和彩色的海
里，她像一尾灵巧的鱼，不时激起洁白的
水花。

小光说：“要不，你在县城找点事情
做，工资高低不计较，不耽误做饭就行。”
卢兰不看他，拿起鞋柜隔板左比右划说，

“我找了，找不到。我摘花可以两只手同
时摘，出花生可以左右轮换用抓钩，掰玉
米也是速度快不留棒子，可城里的活我干
不来，我……”说着，她小声哭了。

小光托校长给卢兰找了个活儿：奶粉
促销员。卢兰穿上粉色制服，化着淡妆，
很俏丽、很妩媚。她原本不笨，加上长得
好看，脸儿白白的，笑甜甜的，还有耐心，
最主要庄户人出身能吃苦，业绩很不错，
但不能按时做饭了，家务也没时间干。小
光觉得没什么，因为卢兰不再折腾鞋柜
了，她甚至忘记了鞋柜的存在。

卢兰成了奶粉销售区域经理，整天带
着促销员下乡。天明到天黑不见她的
人。公司还安排卢兰出差，一走几天是常
事。儿子和小光吃饭不滋润了，穿着不整
洁了，卢兰好像没有发现。她是越发光彩
了，烫着时兴的头发，穿着时髦的服装，佩
戴昂贵的首饰，脸蛋儿白中透红，像秋枝
上常晒太阳的红富士，走路香气弥漫。

又连着三天没见卢兰的人影了，小光
打电话，卢兰还在郑州参加博览会。小光
看卢兰微信圈里发的现场照片，金碧辉煌
的大厅里，几个男人紧挨着她，有个男人
的手明显不怀好意。小光挠着稀顶的脑
门，心里一会儿满得像堆了一大垛麦秸
秆，一会儿空得像冬天的田地。

夜里的时钟敲过十二下，小光还是没
有睡意，索性起来，在空荡荡的屋里转了
几圈，拉亮灯，看见往昔被卢兰折腾的鞋
柜，他用手摸摸鞋柜，然后蹲下，开始拆
解，再根据自己的想法组装好。

看着变了模样的鞋柜，小光拍拍手，
嘴角挂着笑，重新躺倒，绞尽脑汁琢磨怎
么能再把鞋柜改个样式。

专家裁决
□李波

学校组织教职员工搞了一次
书法比赛，原以为写出来一议，名
次就出来了。谁知事情并不这么
简单，评议时，大家都成了哑巴。

工会张主席灵机一动，“请程
老先生打分如何？”程老先生退休
前在市文化馆工作，省书法家协
会会员，也算得上是一位书法权
威了。大家都赞成，就请专家裁
决吧。

程老先生的孙子程呈在该校
读四年级。张主席将书法作品用
胶布遮去姓名，编上号交与程呈，
告之请其爷爷帮忙之事。

次日上午，程呈将打了分的书
法作品带到学校，张主席趁没人打
开来看，第一张100分，第二张100
分，第三张还是100分，将50多张
书法作品翻看一遍，都是100分。
张主席心想，程老先生太世故了，
怎能不分个三六九等？

中午放学后，张主席将程呈叫
到办公室，委婉地告诉他，你爷爷
评分太高了，这回请你爷爷实事求
是，看仔细点儿。程呈一听说了声

“没问题”，接过书法作品就走了。
下午上学时，程呈把重新打了

分的书法作品交与张主席。张主
席从前翻到后，又从后翻到前，分
数基本上是按书写质量打的。可
新的问题又让他十分头疼，丁校长
只得了65分，比一般教师要低得
多，更可怜的是，张书记只得了30
分。不行，这分数得重打，于是赶
紧擦去铅笔打的分数，将书法作品
藏进抽屉。

放晚学后，张主席又把程呈叫
到办公室说，还要麻烦你爷爷，请
他仔细看清名字，然后再打分数。

次日上午，程呈将第三次打了
分的书法作品交与张主席。

下午放学后开教师会。丁校长
说，书法比赛的成绩已经请程老先生
评出来了，请张主席报一下分数。

张主席报的分数是，丁校长
100分，张书记98分，徐副校长95
分，张德好93分（即工会张主席），
王主任92分，陈副主任90分，后勤
处周主任88分……教师一般是80
分左右，职工最低，但也没有低于
60分的。

字儿孬的自然没意见，字儿好
的纵然有意见，又有谁愿意做出头
鸟。大家都说，尊重专家的裁决。

张主席宣布：一等奖1名，丁
校长，奖现金1000元；二等奖2名，
张书记和徐副校长，各奖600元；
三等奖3名，张德好、王主任、陈副
主任，各奖300元；优胜奖10名，各
奖现金100元；其余为纪念奖，各
奖毛巾 1 条、香皂 1 块。同时宣
布，程老先生为书法作品公平评
分，给500元聊表谢忱。

至此，书法比赛活动圆满结
束。大家鼓掌，以示满意。

后来，张主席有一次在路上与
程老先生邂逅，谈起此事。程老先
生抓了半天后脑勺儿，也没记起这
码事儿。噢，想起来了，那几天文
化局组织退休人员去西湖旅游，怪
不得没一点儿印象。

张主席心想，大概、可能、肯
定，让程呈给耍了。


